
第一章 新婚日出意外 

大紅的花轎在轎夫刻意地顛簸之下搖搖晃晃，劈里啪啦的鞭炮聲響徹街道兩旁。 

花轎裡，岑若黎一手扶著頭上沉得要命的鳳冠，一手撐著轎廂壁，勉強保持平衡。 

她，快被晃吐了！ 

「雲香……」 

虛脫的聲音傳出，緊跟在花轎側邊的小丫鬟忙湊近花轎的小窗，「姑娘？怎麼了？」 

「還有多久才能到啊！」岑若黎崩潰不已，穿越前她暈車、暈船、暈飛機，現在

又添了一個暈花轎！ 

「姑娘，再忍忍，已經瞧見平西侯府的大門了！」雲香朝自家姑娘打氣道。 

快到了？岑若黎一個激靈，陡然直起身子。來了！來了！她混吃等死的好日子就

要來了！ 

昨天清早，岑若黎一睜眼就發現自己穿越到了這個不知名的古代時空，附身在一

個為反抗婚姻而上吊自盡的孤女身上。 

穿越這件事岑若黎的接受度極高，她對現代社會也沒什麼留戀，人生的目標就是

能吃能睡，開心活著就好。 

本來她也不想「屈服」於這樁盲婚啞嫁的親事，可她一打聽，這婚事竟是皇帝賜

婚，除非死否則絕不可能更改！只好偃旗息鼓，在心裡給那位芳魂永逝的小姑娘

道了歉，乖乖登上平西侯府迎親的花轎。 

她要嫁的人便是這大晉朝平西侯府的世子——謝明琛！ 

「姑娘，到了。」雲香小聲的提醒。 

岑若黎整了整衣冠，朝自己臉蛋上拍了幾下，將蓋頭蓋好，強打起精神。 

「嫂子，請下轎吧。」 

轎簾被掀起，一隻抓著紅綢的手伸了進來，卻不是今日的新郎。 

岑若黎心中暗歎一聲。莫怪原身要自盡，換作這時代哪一個貴女能受得了這委屈？ 

堂堂平西侯府，世代簪纓之家，能成為世子夫人本該是多少女子夢寐以求的事情，

可這婚事能落在她這不起眼的、江南來的、無父無母、寄居外祖家的小小孤女身

上，不就是因為平西侯世子謝明琛他—— 

殘疾、暴戾、還活不長嗎！ 

一樁沖喜的婚事，娘家又是這般微薄，岑若黎這個新娘當得還真是一點也沒有排

場。 

沒什麼猶豫，岑若黎抓住了紅綢的另一頭，被外面的人帶出了花轎。 

既來之，則安之，她既已決定奉旨成婚，背靠著侯府的家業安穩度日，就沒那麼

多矯情。她性子佛系得很，只要日後做好應盡的本分，她這個捧著聖旨嫁進來的

新媳，料想侯府虧待不了她！ 

牽著岑若黎下轎的是平西侯府二房的嫡長子謝明彥，面如冠玉，一表人才。 

岑若黎剛一出來，就聽到周圍對謝明彥讚揚的低語，什麼「少年英才」，什麼「芝

蘭玉樹」，什麼「學富五車」……還有人說，謝明彥一個尚未許婚的青年才俊竟

要替自己那殘疾的從兄拜堂，真真是委屈了！ 



岑若黎撇撇嘴，她也委屈，可她不說。 

跨過火盆，繞過幾進迴廊，岑若黎終於在禮堂裡站定。透過紅蓋頭，她隱隱約約

瞧著座上坐了一排的人，正中的兩個中年男女衣著端莊貴重，臉上卻無多少喜色。 

他們……該就是平西侯和侯爺夫人了吧？岑若黎猜測著。 

也是，自家兒子娶妻，拜堂的卻是侄子，能笑得出來才怪呢！ 

整個禮堂的氛圍有些怪怪的，熱鬧中偏偏透著些詭異的安靜。 

早候在一旁的儐相見新娘進門，這才清清嗓子，準備走流程。 

「不好了！世子發病了！」 

一聲驚恐的尖叫平地炸起，一個丫鬟從門外跑進來，指著禮堂外的廂房，哆哆嗦

嗦，四周登時譁然。 

「咚」地一聲，上首的侯爺夫人倏地站起身來，抬步就朝廂房走去，連碰翻了身

後婆子手裡的茶盤都不自知。 

平西侯也顧不上滿屋的賓客，大步跟了上去。 

賓客們愣怔片刻竟也紛紛站起身，緊隨其後，不知是真的擔憂，還是為了看熱鬧。 

「姑娘……」雲香被這場面嚇得呆住，抓著岑若黎的胳膊不知所措。 

自從岑若黎父母去世，就她們主僕二人相依為命，彼此作伴，早已是如親姊妹般

的情誼。 

岑若黎輕輕拍拍雲香的手安撫她的情緒，心裡也不免打鼓。 

這場婚事名義上是奉旨成婚，可本質就是沖喜！若謝明琛死在今日，她不僅要背

上個「剋夫」的罵名，平西侯府怕是也會遷怒她！ 

她的運氣就這麼背嗎？岑若黎不信，穿越這種事都能砸到她頭上，沒準兒她就是

女主的命呢？ 

想到此，岑若黎心一橫，一把撩起蓋頭也朝廂房快步而去。 

「姑娘！姑娘！萬萬不可啊……」雲香嚇了一跳，小跑著追她。 

禮未成，自家姑娘就還是未嫁女，自個兒掀了蓋頭算是怎麼回事啊！ 

岑若黎哪裡顧得了這些，她撥開層層人群擠到廂房門口，定睛一望，只見屏風後

隱隱約約透出個痛苦掙扎的人影，被人鉗制著依然不停地扭動，低聲嘶吼。 

丫鬟婆子的驚叫、侯爺夫人的低泣、平西侯的歎息，全都清晰地落進門外無數雙

眼睛和耳朵之中。 

岑若黎一時心急，喊住一個正要進門的丫鬟，「哎，先把門關上啊！」 

話音剛落，周遭猛地安靜下來，無數打量的、驚異的目光射向岑若黎，險些把她

射穿成個篩子。 

岑若黎心跳得厲害，面上卻絲毫不敢顯露，只直勾勾地看向屋裡的侯爺夫人。 

被岑若黎一嗓子從悲傷情緒中吼回來的侯爺夫人這才發現，自己一時情急竟引來

了無數的看客，恍然回神道：「愣著幹什麼，還不照做！」 

幾個丫頭這才手忙腳亂地關門，圍觀的眾人看不到屋裡的情形，終於不再繼續擠。 

這時，旁邊走出個穿著喜慶的方臉貴婦朝眾人道：「哎呀，實在是慚愧，誰能想

到琛兒會在這大喜的日子發病呢？吉時尚在，勞煩各位到前廳用膳吧。」她堆著



笑臉，「彥兒，替你從兄好生招待著！」 

「是。」人群後的謝明彥走上前將客人們引了出去。 

原來是謝明彥的母親，那就是侯府二房的夫人了，岑若黎心中記下。 

貴婦這才轉過來，一臉激賞地看向岑若黎，「好個標緻又心細的人兒，這下琛兒

有福氣了。」 

岑若黎福了福身，算是見了禮。畢竟她還沒拜堂，算不得謝家人。 

「啊——」 

突然，屋裡又是一聲痛苦的低吼，岑若黎心中驀地就是一顫。 

謝二夫人的雙眼立刻染上幾分心疼與可惜，輕聲道：「唉，好好的人，這叫什麼

事啊！岑姑娘莫怕，琛兒也不是時常發狂，妳躲遠些，叫人來，不會傷著妳的。」 

岑若黎並不害怕這個，穿越前，她為了照顧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母親，在醫院待

過很長一段時間，母親去世後她又留在醫院做了義工，對於像謝明琛這樣的病患，

她見過不少。 

他們在發病時，意識往往半清醒半糊塗，知道自己在發病，卻控制不了自己的身

體，甚至眼睜睜看著自己傷害身邊最親近的人也無能為力，越是如此，他們越是

痛苦。 

在她又一次被母親抓傷的晚上，母親趁她熟睡，爬上了醫院的天臺…… 

「琛兒！琛兒你看看娘啊！」侯爺夫人的哭聲傳來。 

岑若黎心一軟，一跺腳，轉身推開門就衝了進去。 

「哎？」守門的丫鬟嚇了一跳，阻攔不及。 

岑若黎轉過屏風，混亂的一幕衝擊著她的眼與心臟，只見一個身長瘦削的年輕男

子被幾個力壯的婆子死死壓在床榻上，頭冠歪斜，髮絲凌亂散於臉前，狼狽不堪。 

得病的人，有時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是病痛的折磨，而是找不回來的尊嚴。 

床上的人依舊在掙扎，半分沒有安靜下來，髮絲遮掩下的面色漸漸漲紅。 

「住手！放開他！」 

床上的婆子們抬眼望過來，手上的動作卻是不停，平西侯和侯爺夫人也投來狐疑

的眼光。 

岑若黎這才發覺自己情急之下忘了古代等級森嚴的禮數，可人命關天，她等不得

了！ 

「侯爺夫人，快讓人放開世子吧，這樣壓著他會死的！」 

現代醫院有鎮定劑，一針下去就能解決問題，可這裡沒有。若謝明琛一直被這般

壓著，血液流通不暢，呼吸不順，保不准人還沒清醒就先沒氣了！ 

眾人聽罷，一時面面相覷——她們多年來都是這麼做的，怎麼偏偏岑若黎說不行？ 

倒是侯爺夫人聽見那「死」字就是一顫，再看岑若黎心急如焚的樣子不似作假，

這才半信半疑地吩咐道：「妳們，把……世子扶起來。」 

幾個婆子鬆開力道，將奮力掙扎的謝明琛扶起坐直。 

岑若黎也顧不得多說，拎著喜服的裙襬，連鞋也未脫就跳上了床，她舉起拳頭，

用了全身力氣，將凸起的指節朝謝明琛頸部、後脊的幾個大穴拚命按去。 



不知按過幾個來回，岑若黎的右手已幾近酸沉，謝明琛掙扎的力度則逐漸小了下

來。 

「打盆溫水來，還有毛巾！」岑若黎說道。 

「快去！」侯爺夫人見她真的有法子，雙眼重新燃起希望催促道。 

岑若黎跳下床，轉到謝明琛的面前撥開他的頭髮，一張英朗俊美、稜角分明的臉，

陡然映入她眼中，岑若黎呼吸不由得一滯。 

高挺的鼻梁、眉骨、流暢的下頷線條、恰到好處的薄唇，還有因為蒼白的膚色而

襯得越發深邃的五官，她還從未見過長得如此完美的男人。 

即使謝明琛此刻緊閉雙眼，岑若黎依然能夠想像得到，他該是個劍眉星目、英武

明朗的男子。 

聽聞平西侯府世代將門，軍功赫赫，若世子無病，也該是個意氣風發、縱馬疆場

的少年將軍吧？ 

「水來了！」 

岑若黎的想像被打斷，她甩掉雜念，將毛巾浸濕，擦拭著謝明琛的臉頰與脖頸。 

突然，床上的謝明琛猛地睜開雙眼，一把用力地抓住岑若黎的右手，那赤紅的雙

目此刻正透著噬人的狠意，死死地盯住她。 

岑若黎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她甚至還聽到了身後幾人驚懼中倒吸涼氣！ 

「嘶——」鐵鉗一般的力度攥得岑若黎手腕生疼，她不敢叫痛，只是圓睜著杏眸，

與謝明琛的眼神直直相對。 

她清楚他不是故意的，也並非他所能控制。 

「世子……」岑若黎帶著幾分忐忑，放柔聲線，「無礙的，不會疼了。讓我給你

擦擦，好嗎？」 

謝明琛沒有動，眼神中的狠意絲毫未減。 

一旁的丫鬟婆子們都下意識躲遠了去，畢竟她們可是見過謝明琛發狂傷人。 

可岑若黎敏銳地發現，謝明琛胸腔的起伏已沒有最初的那般劇烈，這讓她信心倍

增，「世子，擦一擦會舒服些的，你相信我！」岑若黎露出堅定的眸光。「你已經

沒事了，一會兒躺下好好睡一覺，睡醒之後就什麼都過去了……」 

就在所有人屏息等待著謝明琛再次發狂的時候，謝明琛的手卻緩緩鬆開，慢慢垂

在了身體一側。 

岑若黎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鬆了一口氣，帶著些鼓勵的笑意再次用毛巾撫上謝

明琛的額頭，這一次，謝明琛前所未有的順從。 

過了好一會兒，謝明琛終於平靜睡去，岑若黎這才放心，一轉身，剛巧對上平西

侯與侯爺夫人探究與驚訝的目光。 

「侯爺、夫人。」岑若黎臉頰微赧，還沒嫁進來，就對人家的兒子上下其手，還

真是有點不好意思。 

「妳，會醫術？」侯爺夫人疑問道。她瞧著岑若黎的手法與當初替謝明琛治病的

御醫有些相似。 

岑若黎連忙搖頭，她哪裡會什麼醫術，不過是曾經在醫院學的罷了，當病人犯病，



護士尚未來打鎮定劑的時候她就用這一招。 

「回夫人，小女子不會醫術，不過是未出閣時常替外祖母按摩，我只是覺得這樣

能讓世子更舒服些。」岑若黎說得半真半假。「今日許是歪打正著，還是要大夫

再仔細瞧瞧才是。」 

侯爺夫人聽得一愣，半晌歎了口氣，「琛兒若肯讓人治病也不會……」 

岑若黎並不意外，本該是天之驕子卻不良於行，苟延殘喘，任誰也會崩潰。 

侯爺夫人看著微低著頭的岑若黎，清麗秀雅的容貌，小家碧玉，是典型的江南女

子。 

當初這門婚事定下時她還有些不滿意，如今再看，未嘗不是琛兒的福氣，畢竟她

還從未見過琛兒生病後順從過誰，便是她這個當娘的也不行。 

「若黎，今日之事是侯府虧待了妳。」侯爺夫人道。 

岑若黎面上不顯，內心卻有些欣喜，侯爺夫人覺得虧欠她，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

都證明她今日的所作所為得到了婆婆的認可，她在侯府的日子也會舒暢輕鬆些。 

「妳與琛兒雖未拜堂，畢竟已進了我侯府的門。琛兒情況特殊，有些禮數便也罷

了。茯苓，」侯爺夫人叫來身邊的大丫頭，「將那副翡翠頭面和碧玉鐲取來。」 

茯苓轉去主院很快就取來了早就備好的禮。 

「這本該是明日敬茶時給妳的，如今琛兒……現下給了妳，妳便是琛兒的妻子了。」

侯爺夫人道。 

岑若黎一喜，連忙跪下拜道：「兒媳見過父親、母親！」 

侯爺夫人露出三分笑意，又朝床上關切地瞧了幾眼，這才與平西侯一起離開。 

丫鬟婆子們浩浩蕩蕩走了一大片，只留下岑若黎身邊的雲香、林嬤嬤，還有謝明

琛的乳母陳嬤嬤。 

「老奴拜見世子夫人。」門一關，陳嬤嬤就要跪下。 

世子的乳母抵得上半個主子，岑若黎哪裡能讓她跪，連忙讓雲香將她扶起，「嬤

嬤客氣了，我與世子既是夫妻，便會像世子一般敬重嬤嬤。」 

陳嬤嬤抹了一把老淚，「世子夫人剛進門就救了世子一命，老奴感激不盡！」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岑若黎笑道。 

「世子夫人心善，今後老奴一定忠心伺候世子和夫人！」陳嬤嬤表著忠心。 

岑若黎當然不認為陳嬤嬤真的對自己忠心不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她真心對謝明

琛的基礎上，她當下露出幾分動容之色，說道：「多謝嬤嬤。」 

客套話說完，該說正事了。 

謝明琛成婚前身邊只有陳嬤嬤負責打理起居，如今岑若黎來了，她才是正經的女

主人。 

「世子夫人，攬楓榭一向只有小廝，等夫人得空，老奴去尋人牙子來，夫人再選

些可心的丫頭。」陳嬤嬤道。 

岑若黎點點頭，原主出身小門小戶，又是寄人籬下，身邊只有雲香一個丫頭，出

嫁前外祖母才將身邊的林嬤嬤撥來給她陪嫁。 

對於侯府的世子夫人來說，這配置著實寒磣了些，挑選丫鬟是遲早的事，既然陳



嬤嬤替她安排好了，岑若黎也不會推辭。 

「世子夫人，其實剛剛侯爺夫人有些話不便說出口……」陳嬤嬤有些欲言又止。 

「嬤嬤有話不妨直說。」岑若黎好奇道。 

「那老奴便多嘴一回。」陳嬤嬤咬了咬牙，「想必世子夫人也聽說了，世子身子

不好，自打七年前受傷落下殘疾，性情因此變得陰晴不定，甚至連過去很多事情

都忘記了。世子雖諱疾忌醫，可侯爺、夫人沒少為此事掛心。成婚前，侯爺夫人

特意問了曾給世子治過病的李御醫，他說……他說，以世子現在的身體，還不適

宜……圓房。」陳嬤嬤老臉一紅。 

岑若黎恍然大悟。原來是為這個。 

殘疾、失憶、還偶爾發狂，這謝明琛也是個可憐人吶！至於不圓房……岑若黎簡

直求之不得，莫說她還不能接受和一個陌生人醬醬釀釀，即便她接受，她還害怕

生下個不健康的孩子。 

「嬤嬤放心，我自是一切以世子的身體為先。」岑若黎一口答允。 

陳嬤嬤放了心，見床上的謝明琛睡得正熟，天色已晚，她便出言告退。 

人剛走，雲香和林嬤嬤的臉色就變了。 

「我的姑娘啊，這可如何是好！」林嬤嬤是林老夫人陪嫁的丫鬟，岑若黎和岑若

黎的母親都被她照看過，因此感情頗深，「早知世子是這樣，當日老夫人一定不

會……」 

「嬤嬤慎言！」岑若黎立時打斷她，「我已嫁進侯府，從前的事都過去了。」 

岑若黎雖然昨天才穿來，可對前塵往事仍知曉清楚。 

岑若黎的外祖林家乃江南有些名望的書香門第，只是近年來家中落魄，她的父親

是個六品的地方小官，病死在任上沒一年，她母親也跟著去了。那時的岑若黎方

才十歲，孤苦無依，便被疼愛外孫女的林老夫人帶回林家教養。 

寄人籬下的日子不好過，舅母馬氏是個厲害人物，林老夫人想把岑若黎和林家二

表哥林子升撮合在一塊兒，馬氏死活攔著不肯。 

眼看岑若黎快要及笄，林老夫人知道林子升與她兩情相悅，打算越過馬氏直接拍

板訂親，好巧不巧，林家在京城的遠房親戚竟出了個貴妃娘娘！連帶林家兩個老

爺也平步青雲，升任京官。 

林貴妃看中了年紀輕輕便中舉的林子升，與馬氏一拍即合，將林子升與周老翰林

的嫡幼孫女定了親。 

林老夫人沒辦法，又不肯委屈岑若黎，於是當林貴妃放出消息要拉攏平西侯府時，

林老夫人眼疾手快將這潑天富貴給了她。 

林家婆媳倆一門心思地鬥，卻忘了去想天上為什麼會掉餡餅，等林家帶著岑若黎

上京備嫁，林老夫人一打聽，才知全京城都知道平西侯世子殘疾、暴戾、活不長，

根本沒人敢嫁！ 

林老夫人好心辦壞事，自打進京便一病不起，原來的岑若黎也一個想不開，投繯

自盡。若不是岑若黎穿越而來，此時林家不僅要大辦喪事，恐怕還要在皇帝和貴

妃跟前領一個大不是。 



她知道，不管是林嬤嬤，還是林老夫人，抑或是雲香，都覺得她受了莫大的委屈。

但她想得開，事已至此，走一步看一步，沒準兒能柳暗花明呢？ 

「可是姑娘，剛剛陳嬤嬤那意思不就是讓姑娘妳……守活寡？」林嬤嬤心中更加

忿忿。 

世子活不長就罷了，若哪天世子死了，姑娘又沒個孩子傍身，不知要遭什麼罪呢！ 

岑若黎自己不在意，卻還要安慰林嬤嬤，「哪能呢，等世子身子好些，自然就水

到渠成了。」 

打發走了林嬤嬤和雲香，岑若黎這才脫了外衣，躺在床上。 

房間的花燭發出忽明忽暗的光芒，岑若黎側身支著頭，靜靜打量著謝明琛的睡顏。 

或許，在今後或長或短的枯燥日子裡，日日對著這樣一張臉她的心情會更好一些。 

「以後，我們可就算是室友咯。」岑若黎玩笑開口，「……謝明琛，我還是希望

你能活得長一些……」 

夜更深，岑若黎沉沉入睡，未曾發現，身側一雙清亮如星辰的眼眸悄然睜開…… 

 

 

「世子夫人……」 

一聲輕喚打斷了岑若黎的美夢，她口中不自覺嚶嚀兩聲，拱了拱腦袋，想要再貼

緊幾分柔軟的枕頭，彷彿這樣就能逃避最痛苦的起床。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枕頭」有些不夠軟，形狀似乎也奇奇怪怪的…… 

然而瞌睡中的岑若黎並沒有想太多，反而伸出胳膊想將「枕頭」摟得再緊一些，

可摟了兩下，「枕頭」竟紋絲不動！ 

一股起床氣倏地冒出來，岑若黎忿忿睜開眼，倒要看看是何方「枕頭」敢與她作

對！ 

「你……」一抬頭對上一雙陌生又好看的眼睛。 

男人？哪來的男人？哦對了，她穿越了，還成了親！那她的「枕頭」自然就是—— 

她的夫君，世子謝明琛！ 

「世子！對不住！我、我不是故意的！」 

岑若黎瞬間就像觸電一般彈起來，一骨碌跳下了床，繼而偷眼瞧著謝明琛的反應。 

此刻的謝明琛半躺著倚在床頭，臉色似比昨晚紅潤了些，腰上的衣服皺皺巴巴，

不用說自然是她的「傑作」。 

慣常被視為凶神惡煞的謝明琛反倒是一臉平靜，表情沒有絲毫的波動，從鼻腔裡

發出一聲，「嗯。」 

嗯？岑若黎一呆，就這樣？ 

她細細打量著謝明琛，見他的神情如常，眼睛裡也沒有昨晚的瘋狂與混沌，反而

很是清明，看來謝明琛如今是正常的。 

岑若黎放下心，昨晚陳嬤嬤說過，清醒時的謝明琛話很少，因為殘疾、失憶的緣

故不喜見人，整個人都很清冷。如今一看，果然如此。 

「呃……」岑若黎撓撓頭，打破略顯尷尬的氣氛。「那個，我是岑若黎，昨天、



昨天來的，你、你好。」 

謝明琛垂下眼，濃密的長睫遮住眼睛，幾不可察地點了下頭。 

岑若黎無話可說了。 

「世子，世子夫人，可要起身更衣？」林嬤嬤的聲音從屏風外傳來拯救了一室的

尷尬。 

岑若黎忙不迭點頭，「可以！可以！」 

腳步聲起，林嬤嬤和雲香走進來，身後還跟著幾個丫頭。 

「陳嬤嬤說，她們是侯爺夫人院子裡的，暫時在這邊伺候。」雲香過來給岑若黎

穿衣。 

「暫時？」岑若黎覺得奇怪。 

「聽說是侯爺夫人吩咐的，等您選好了人，她們就回去。」雲香小聲道。 

沒想到侯爺夫人思慮如此細緻，想必是怕自己誤會她往攬楓榭裡塞人？想到昨日

與侯爺夫人簡單的交談，岑若黎覺得，侯爺夫人應該是個很好相與的婆婆。 

另一邊，幾個丫鬟幫著謝明琛梳洗好，扶著他坐到輪椅上。 

雖說昨日侯爺夫人顧忌世子身體免了今早的敬茶，可現在謝明琛既然清醒了，禮

數就不能免。 

「世子，可是要去向父親、母親問安？」岑若黎轉頭，試探著看向謝明琛。 

謝明琛抬眼看過來，面無表情地朝她點了點頭。 

丫鬟推著謝明琛，岑若黎落後半步，一行人出了院子，朝侯爺夫人的清音閣而去。 

尚未到院門前，就看見陳嬤嬤從裡面匆匆走出，看到他們驚訝了一瞬，臉上閃過

些慌張，岑若黎心中突地升起不好的預感。 

「世子，世子夫人。」陳嬤嬤上前見禮，眼神有點躲閃。 

岑若黎雖好奇卻不多問，只道：「世子與我來給母親請安，不知母親可起身了？」 

陳嬤嬤猶猶豫豫，「侯爺夫人……確是起了，只是……」 

話音未落，只聽偏房傳來一聲瓷器墜地碎裂的巨響，隨即響起侯爺夫人的怒

吼—— 

「讓她滾！」 

岑若黎不禁打了個寒顫。她實在難以將這聲音和昨日端莊優雅、美麗高貴的侯爺

夫人聯繫起來，莫非出了什麼大事？ 

岑若黎轉頭去看謝明琛，他的眸光也染上了擔憂。 

見她帶著詢問看過來，謝明琛嘴唇微動，第一次主動開了口，「去看看。」 

丫鬟不敢違逆，當即推起輪椅，岑若黎趕忙跟上。 

清音閣的偏房內此時已是一片狼藉，憤怒的侯爺夫人站在桌邊，腳下是一灘碎裂

的瓷片。 

平西侯陰沉著臉色站在窗口，眼神向外望著，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這些都不算什麼，真正讓岑若黎驚嚇的，是屋中的床榻上一個衣衫不整的女人正

擁著錦被，見有人進來立刻畏懼地低頭，朝床裡縮去。 

這該不會是……侯爺夫人的捉姦現場？ 



現在溜還來得及嗎？岑若黎腳尖下意識轉了個方向，然而已經晚了。 

平西侯的目光突然回轉，落在她身上，臉色越發黑沉，「誰讓你們進來的！」 

平西侯不愧是習武之人，一聲詰問怒中帶威十分有震懾力。 

沒等岑若黎解釋，侯爺夫人卻先開了口，「你大聲什麼？現在知道丟臉了？琛兒

來了又如何？就讓他看看你這為人父者，是怎麼為老不尊的！」 

「妳！」平西侯氣結，「妳荒唐！」 

「我荒唐？」侯爺夫人氣笑了，「謝書淮，誰能比得過你荒唐？琛兒新婚之夜發

病，我擔驚受怕一夜難眠，可你呢？在自己兒子的婚宴後，在我的清音閣裡一夜

風流。你是想打誰的臉？我的？還是琛兒的？」 

「我……」平西侯謝書淮張口想解釋，卻又不知從何解釋。 

侯爺夫人見他如此更當他是心虛，臉上怒容更盛，指著床上的女人，語氣裡平添

了些悲切，「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碰她，你明知道、你明知道……你還在

琛兒大婚的時候這麼做，你就那麼忍不住，就非得是昨夜嗎？」說到最後，侯爺

夫人已帶了哭腔。 

岑若黎低下頭，斂去眼底的驚詫，這話裡的意思，恐怕別有隱情啊！ 

果然，侯爺夫人的話說完，謝書淮半晌都沒有開口，整個人的神色灰暗下來，似

乎有什麼話在心裡盤旋著，偏偏又不能說出來。 

「阿如……」謝書淮斂了語氣，叫出侯爺夫人的閨名，帶著些哀戚。 

可侯爺夫人並不領情，眼神已染上些瘋狂，語調尖利起來，「你不要這樣叫我！

你不配！」 

岑若黎聽說過一句話，越是帶刺的人內心越隱藏著莫大的悲傷，或許侯爺夫人此

時此刻就是這樣。 

雖說古代三妻四妾實屬正常，可又有哪一個女人真的能毫無芥蒂地與別人分享丈

夫，尤其還是在昨晚那樣的情況下！ 

眼下這事，怕是不好收場啊！ 

 


